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5 年 4 月 9 日上午 11 时 00
分，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06号广州市维多利
酒店5楼3号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委托人依据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
名市分行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及附随文件所享有
的对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户债
权资产项目，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债权本金约为人
民币7,879.50万元，利息（含复利）约为人民币284.5万
元，代垫费用为人民币2万元，本息费合计约为人民币
8,165.96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7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25年4月2、3日；

资料展示地点：本公司。
有意竞买者须在 2025 年 4 月 8 日 17 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划入如下账户【户名：广东中联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44001401007050085352，开户行：建行广州
文德南支行】划款后，本人持缴纳保证金单据原件、
个人或单位身份证明文件原件等，到我公司办理登
记手续。

公 司 地 址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珠 吉 路 61 号 D 栋
218-10

联系电话：13928943873（许小姐）
广东中联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日

广东中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更正
林芝珍于2023年10月16日在茂名日报06版刊登

的寻亲公告内文中“2018年12月09日”更正为“2018年
5月12日”。

遗失声明
梁李新遗失粤茂滨渔 46788船的海洋渔业船舶国

籍证书，编号：（粤茂滨）船登（籍）（2023）HY一 200040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李新遗失粤茂滨渔46788船的海洋渔业捕捞证，

编号：（粤）船捕（2023）HY-200315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东岸镇双利村乐坑经济合作社黄家友遗失

《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
权证》，证号:N1440981MF5767424Y-001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新垌镇东茂坡村白坟坡经济合作社钟桂茂

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
员及股权证》，证号：N1440981MF5142360X-0002，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国辉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一份，证书号

码：440923196411258X9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程为众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
一份，编号为：3051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大坡镇桃杏村山心经济合作社黄全荣遗失

《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及股权证》，证号：N1440981MF3018374G-0012，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沙院镇新洲村牛

岗客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923001803002，开户
银行：广东茂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沙院支行，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合水镇益康药店遗失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证号：粤茂

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0367 号，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南海街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原名茂名市
茂港区南海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遗失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正本，编号：Z5920000099901，
现声明作废。

杨国浩，男，出生日期：2021年05月20日，于2021
年05月20日在电白区水东镇东方医院门口被拾到，请

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人：杨

佳兴，电话：13432381948。
公告人：杨佳兴

2025年3月31日

寻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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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间，离开故乡已四十余
年，读了林语堂先生《秋天的况
味》一文，我常常在不经意间思考
和回味着故乡的况味。

我的故乡位于化北边缘一个
名叫山垌的小山村，也有人叫作
石山垌村。村庄后面耸立着一座
叫作石岩岭的石山，村庄前面是
一片叫作门口垌的开阔水田，或
许这就是石山垌村名的来由。一
条小河从东向西弯弯流去，有个
村民挑水和洗衣服的埠头，叫作
担水湾；下游有个拦河坝，建有一
个抽水泵站、一个小水电站和一
个小水碾。

村庄有三个村民小组，习惯
一直叫作生产队，居住着姓张和
姓蔡两姓村民，过去是三百多人，
现在大约已有五百余人。张氏村
民占五分之四，分布在村庄的前、
左、右三面；蔡氏村民占五分之
一，聚居于村中间后面的一隅。
两个姓氏都是从外地搬迁而来，
原本没有亲缘关系，也无从知晓
那个先来后到，烟火相盖，鸡犬相
闻，从前一同参加生产队劳动。
同姓村民有时因邻里纠纷而面红
脖子粗，甚至捋臂揎拳，欲诉诸武
力；但异姓之间却恪守“礼之用和
为贵”的古训，始终相互包容，和
睦相处，从没见过发生纠缠和争
执。外面的人都称赞我们村人明
大义识大体，有古仁人之风。

我们村的农田分布是一大奇

观，居然拥有两处大面积的“飞
地”，约占全村农田的三分之一，
一处位于相邻的上双村委会结
菜村，另一处位于相邻的旺竹村
委会枧头村。据上一辈的老人
回忆，土改和公社化时期，靠近
这两地村民受到鼓吹要进入共
产主义的影响，觉得不需要那么
多的土地。这些被人视如敝屣
的农田，舍近求远分给了渴望获
得土地的我们村。但是“飞地”
的额外增加，于我们村而言却好
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大
的好处是曾养活我们村人，在最
困难的年代也没有因为饥荒饿
死人；最大的副作用是潜滋暗长
小农意识，犹如被打湿翅膀的鸟
儿，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蜕变
的海阔天空中，起飞迟缓，飞得不
快不高不远。

小时候，我常听见邻居有个
彪形长辈训斥孩子读书懒怠时
说，马不读书会拉车，牛不读书会
犁地，老虎不读书人还怕哩，不想
读就回家种田吧，饿不死人的。
张氏近代以来颇有名气的寒门学
子屈指可数，民国时期有个名叫
少横的前辈，传说是远近闻名的
撰写打官司状子高手；“文革”前
我的堂哥家华考上华南农学院，
读书期间在学院应征入伍；恢复
高考那年，刚高中毕业的远房兄
弟锡华和若干科任老师一齐参加
高考，每科分数都高于他的科任

老师，后来考上中山大学并出国
留学。蔡氏则以从事农村信用
社等金融行业而出名，典型的家
族式和传帮带式的子承父业，曾
经风光显赫一段时期。村民外
出务工经商，十有八九如鲁迅

《孔乙己》中的“短衣帮”，“长衫
主顾”式的寥若晨星，财大气粗
的老板简直打着灯笼没处寻。
当别的地方早已天翻地覆慨而
慷的时候，我们村仿佛还在“唱
着那古老的歌谣”，给人一种明
显落伍的视角。每与人论及村
中之事，心里往往有一种爱恨交
加的感觉，我常想与其当时的一
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不如一方水
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或许能够“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故
乡充满快乐。那个时期的农村生
活：交公购粮，点煤油灯，看露天
电影，睇黑白电视，在田头窑蕃
薯，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拿
着玉米杆当甘蔗吃，哭着哭着就
笑了……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仿
佛还在昨天，却已成了遥远的回
忆。中年时候的故乡，记忆最深
刻的是担忧。父母年老体弱，就
像长年累月的旧自行车，不时发
生故障或毛病，经常需要保养或
修理。为了解决音信不通的困
难，我们顾不得价钱的昂贵，给
老家安装了早期的程控电话。
那个时候，每当夜间较晚接到老

家的电话，总有一种提心吊胆的
焦虑不安，毫无疑问不是父亲病
倒，就是母亲病倒，自己就得像

“救火队长”一般，需要立马打道
回府救急。

及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父母先后离开尘
世，慢慢体验了“父母在，人生尚
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的深刻内涵。在“望故乡渺邈，归
思难收”之时，我常常觉得，虽然
故乡还是那个故乡，我还是那个
自己；但又常常觉得，故乡已不是
原来的故乡，我也不是原来的自
己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故乡的人已有三分之
二多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们。“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
安处是吾乡”，人生如逆旅，在外是
客，回乡也是客。我回故乡的次
数越来越少，除了清明扫墓或其
他特殊情况，甚至逢年过节也几
乎不曾回去；与故乡的牵挂也越
来越少，仿佛故乡离我越来越远，
越来越淡，慢慢淡化成一个符号，
风干成一种记忆。但是我又总觉
得，这个符号和记忆，打断骨头连
着筋，魂牵梦绕，即使地老天荒，也
不会磨灭。不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自己的故乡，我也坚信，我们的子
孙后代认祖归宗时，也一定会记
得这个地方是自己的故乡。

故乡的况味，如一杯色彩斑斓
的鸡尾小酒，余味无穷，天长地久。

故乡的况味
张华文

在围墙的一侧，建有一个工
艺极为讲究的大横门。横门上半
部分呈半月型，与围墙连成一体，
用灰沙加青砖砌造，质地坚硬。
从其保存下来的残墙仍能看出，
岁月的痕迹并未使其失去光泽，
反而增添了一份古朴与厚重，仿
佛在静静诉说着家族的故事与传
承。横门的两侧各有护墙，与横
门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整个横
门的设计，既展现了实用性，又兼
具艺术性，是三鼎村建筑文化的
一个生动缩影，凝聚着先辈们的
智慧与审美。它不仅是进出祖屋
区域的通道，更是家族形象的象
征，见证了无数人来人往，承载着
家族的荣耀与梦想。

从横门出发，一条用河石筑就
的步行石梯呈“之”字型蜿蜒而下，
向三鼎垌延伸。石梯宽约一米五
左右，最宽处可达三四米，每一级
台阶都由大小均匀的河石铺就，经
过多年的踩踏，石头表面光滑圆
润，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石
梯的分支伸向三鼎村公用水井，这
口水井是村民们生活用水的主要
来源，清澈的井水滋养着一代又
一代的三鼎村人，是我们生命的
源泉。主路则一直伸向桃杏河与
桃杏公路连结，这条石梯不仅是
村民们出行的重要通道，更是连
接着村庄与外界的纽带。沿着石
梯行走，沿途可以欣赏到三鼎村
的美丽风光，青山绿水环绕，田野
阡陌纵横，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
画卷尽收眼底。这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感觉，宛如天成，令人心
旷神怡。曾经，我们沿着这条石
梯，走出村庄，去探索外面的世
界；如今，虽然村民家家户户已有
小车，为了出入方便，当年的石阶
大部分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
它在我们心中的印记却永远无法
磨灭，它是我们与过去连接的桥
梁，是乡村记忆的重要符号。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幸
在高州县人民大会堂的大堂中厅，
目睹了一幅反映三鼎村全貌的巨
幅扩大照片画面。画面中，大坡河
与桃杏河蜿蜒流淌，如两条灵动的

丝带，环绕着这片土地，两河交汇
处的三鼎垌尽收眼底，广袤的田
野、错落的房舍、葱郁的山林，构成
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景象。画
面足足有几十平方米之大，色彩鲜
艳，生动地展现了三鼎村的独特魅
力。在那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蓬勃发展的时期，三鼎村的全貌或
许正契合了时代的某种需求，因而
被如此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成
为了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当时
的我，内心满是兴奋与自豪，那种
难以言喻的情感，至今仍深深烙印
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对家乡热
爱的深厚根基。

当地的地理学老师曾评价，三
鼎村的地形是难得一见。从地理
角度来看，三鼎村四周环山，中间
地势相对较低，祖屋所在之处恰似
一盏高悬于墙壁之上的明灯，在群
山的怀抱中熠熠生辉。这种独特
的地形，使得三鼎村既能避风聚
气，又能拥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条
件。周边的山脉为村庄阻挡了寒
冷的北风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而桃
杏河与大坡河的环绕，则为村庄带
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这片土
地，使得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中，三鼎村的人们安居乐业，繁衍
生息，创造出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和
家族历史，我们的故事在这里生根
发芽，代代相传。

然而，岁月无情，祖屋在漫长
的岁月侵蚀下，渐渐失去了往日的
光彩与辉煌。因年久失修，它变
得破败不堪，曾经坚固的墙壁出
现了裂痕，精美的雕刻也逐渐模
糊，最终在几年前轰然倒下，被彻
底拆除。但它所承载的家族记
忆、那份浓浓的亲情与温暖，却如
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永远珍藏
在每一个吴家人的心底，熠熠生
辉，成为我们心灵深处最宝贵的
财富。那些在祖屋中度过的日
子，无论是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温
馨时刻，还是在天井中仰望星空
的宁静夜晚，都成为了我们生命
中最珍贵的回忆，时刻温暖着我
们的心灵。

三鼎村祖屋：

岁月深处的记忆回响(中)
吴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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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家乡
杨梅镇教育办工作，除负责教研
工作外，还兼任教办属下各中小
学的共青团、少先队工作。三月
五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我早早就
以教育办团总支的名义下发通
知，要求全镇各中小学团员、少
先队员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

各校纷纷响应，积极
行动。乡村的小孩
能做什么好事呢？
最普遍的就是拾柴
火送给村中的五保
户、残疾人了。三月
五日这一天，有的小
学还敲锣打鼓送柴
火慰问五保户、残疾
人。那场面，热闹、
温馨、喜庆，师生们
开心得像过年。那
些被慰问者，特别是
五保老人，感动得一
个劲地抹眼泪，那凹
瘪的嘴唇翕动着、颤
抖着：“你们真好，你
们真是毛主席的好
学生！”此时此刻，此
情此景，师生们更深
切地感受到学雷锋

做好事的意义所在。
图为当年杨梅镇福境小学

六年级的少先队员们在班主任
老师的带领下，人人抱着柴火，
在简陋的教室前集合，正准备送
柴火到附近村庄的五保老人及
残疾人家中慰问。

文/陈冲 图/福境小学提供

当年学雷锋做好事

农场短暂的兴旺期

1962 至 1963 年间，农场迎来
一个短暂的兴旺时期。因为政策
放开，让大家各自发展，职工生活
得到了改善。因为大整顿，生产
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每个生
产队都按技术要求设计，大造防
风林，开荒按技术要求做实，高
质量施工，不合格的要返工，返
工不合格的不发工资。班、队把
关严格要求，认真定植保全苗，
加强林段管理，大面积挖茅消灭
茅草，改造过去开荒定植不过关
造成的低质落后林段，同时挖深
沟施重肥，促进橡胶生长。农场
还组织工人上技术课，讲科学夺
高产，生产形势很好。到处是一
片片整齐的、绿油油的橡胶林，
一道道防护林四面环抱，橡胶树
长势喜人，干部职工们也心情舒
畅。 1963 年水潮作业区被评上
先进单位，派代表去广州农垦总
局参加表彰大会。

反复折腾

然而大家过上吃饱饭的日子
还不到两年，上面又来了新的精
神，要狠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
义复辟，批判右倾单干风，还说农
场是国营企业，不能搞私有化。
严重者批斗，轻者批判，人人检
查。私人开荒种粮、菜、果，一律
为食堂集体所有，连队要利用空
余时间搞食堂经济。还规定不准
私人养猪，鸡鸭也是每户不准超
过饲养三只。

新规定执行得很急，要求种下
的作物限一个月内收完，否则充
公。我家菜园里种有几株风姜，因
母亲年老多病，经常要用鸡蛋煮姜
汤吃。我要求保留几株姜作药用，
上面说一株也不能留。母亲只好

把姜挖回家，用一竹筐装着，盖上
土，白天藏在家里，晚上拿出去打
露水。

一个月的期限到了，连队组织
党员干部统一铲除各种私人种植
的作物，上面一级级派人来检查验
收，谁违抗就批判谁。每周三至四
晚，大家收工回来立即搞食堂经济
到天黑。所谓食堂经济，就是公家
建起猪圈、鸭场。但因为是公家的
东西，禽畜都养不好。从1964年下
半年开始，生活又遭遇困难，生产
效率也下降了。

加钗五队成立

1964年农场取消作业区建制，
由场部直管连队。这一改变的根
本原因是那几年农场减员严重，许
多职工因为农场生活艰苦，以各种
理由离场不归。由于人员减少，水
潮作业区的三个队合并为一个队，
即加钗农场五队。此时作业区支
书彭仁和已调出营根作业区，主任
梁文顶改任队长，郑家瑾为支部书
记，陈德珍为副队长，石竹清为会
计，陶大初任统计兼出纳，我为管
理员。由于极左思潮回潮，被批倒
的大锅饭、高指标、浮夸风死灰复
燃，卷土重来，原来的生产秩序又
被打乱。

“十六条”

1965 年 4 月，经中央批准，农
垦部制定《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
管理制度的规定》(即“十六条”)，提
出了国营农场职工可以经营少量
家庭副业，农场应积极开展多种经
营，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生产，实行
亦工亦农制度等，对农场的企业经
营管理制度提出全面要求。这个
政策一下来，各级又开始宣传发
动，落实岗位责任制，要求将生产
经营层层包干到各家各户。包干

分长期和短期两种，动员有条件的
工人住在管小苗的林段，利用林段
管理种覆盖作物，如一些短期杂粮
和豆类，同时利用山地有利条件大
养三鸟，还可以养猪积肥给橡胶树
施肥。一时间人人与队、场订合同
书，农场工会主席作公证，年终生
产超指标得奖，欠者受罚。

共建家园

1965 年，农场投资大建瓦房。
按计划，五队一共要建六幢瓦房，
其中挖土方、平房基，备石料200多
立方，这些都要连队职工搞义务劳
动完成。队里把备石料任务分配
到个人，每人1.5立方的石料，要求
两个月内完成。职工们住怕了草
房，盼快点住上新瓦房，都积极参
加义务劳动，大家中午都不休息，
分头备石料，晚上集体开展平地基
工作。现场挑起两只大气灯，苦战
到深夜。为了提前施工，抢在雨季
前基本盖好，大家拼命干，备石料
和平地基任务都提前半个月完
成。基建队的职工见到五队职工
这样苦战，也主动提出要义务劳动
包干平一幢房的地基。房基是建
在山坡上的，出土量 2000 多立方
米，都是大家用锄铲肩挑干出来
的。到当年十月，六幢瓦房基本落
成。又打了一口 10 米深的水井，
也是大家自己动手，总共只投资42
元。至于五队出营根镇的五公里
公路，也是1963年职工们义务劳动
修建好的。此后，我们还在山坡上
建了一个晒场兼球场，搞环境绿
化，种植了 200多株椰子树，100多
株菠萝蜜树，都是场部给种苗，职
工们用业余时间挖穴、定植，管理
浇水包成活。连队的生活条件因
此大大改善。

1965年末结算，我们当年的生
产任务项项超指标，特别是几十亩

花生大丰收，干部职工心情舒畅，
觉得日子有了奔头。然而好景不
长，到第二年文革开始，一切都变
了样。

接任队长

1966年初，我忽然感到视力模
糊不清，后到海口农垦医院检查视
力，左边 0.4，右边 0.8，诊断为陈旧
性中心性视网膜炎。这慢性病短
期难以治愈，因怕搞错帐目，我向
组织提出不干管理员工作了。文
革开始后，队长梁某因出身成分为
地主，被下放到四队当工人，农场
提拔学毛著标兵陆某当第一副队
长代队长，后又改由我接任代理队
长职务。

参加轮训

当年 6 月，海南农垦总局在临
高县加来农垦干校分期分批轮训
各队主管和场部干部。我第二批
参加为期一个半月的轮训，学习在
新形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理。结
业时，为了大造声势，连同在校的
中专、技校学生一起，拉起400多人
的大队伍，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
拉练 100 多公里。当日一早，锣鼓
喧天，行军队伍红旗招展，前有给养
车开道，后有救护车收容，人人背包
上挂着醒目的语录牌。大家手举小
红旗，边走边喊口号，唱语录歌。青
年学生编成几十个宣传组，在前面
一站接一站宣传鼓动打气，沿途散
发大量传单。所过乡村、农场都有
干部群众列队迎送，还设有茶水
站。当晚我们住宿在西庆农场，这
是个约 2 万职工的大场，大部份人
都讲客家话。当天农场杀猪宰牛，
慰劳行军队伍。晚上农场召开大型
欢迎会，集中了 20 多个舞狮队，几
十只大鼓一齐擂响，地动山摇。

（文稿整理：一平）

折腾、摇摆中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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